
少年铁手（下）



（下册）
菜

铁手后来没有多说话。
他在观察场中。
他在默运玄功。
——他准备只要赵好向李镜花一动手，他就立刻发出他那越远越能发挥
莫大威力的掌功。
那只是“劈空掌”。
真正的“劈空掌”。
——劈空掌几乎武林中人人都会，只是铁手真正下过苦功，把平凡无奇
的劈空掌练得：“相隔愈远，功力愈强！”
所以一个人不在乎有没有练得奇功，有没有习得绝技，而是在有没有真
正下过苦功。——这一如酒，味道不在奇与否，而在于醇。
不过，铁手眼下所见的，却是：
奇事。
赵好摸出了“大快人参”。
“大快人参”真的很大块。
形状就像一块地瓜，大约有小孩的头那么大，略为狭长，顶上开了六张
叶子，三朵大花，都是惨青惨青的颜色。
赵好的脸色很灰。
唇却很红。
这下给“大快人参”对着夕照一映，整个人都变绿了。
惨绿惨绿的颜色。
——敢情这块“人参”还是会发光的！
这一映照下，也使铁手和凤姑同时省悟了一事：
太阳快下山了。
他们不知不觉已斗了一天一夜了。
晚上，又快来临了。
——今晚可有月儿否？
本有。
但天色很坏。
远处乌云与暮云齐翻涌，然后四合。
故此夕照特别灿烂。
像纪念一场凋谢。
赵好在如此暮照之下，又做了一件奇事：至少是令人出奇——想不到他
会做——的事。
他撷下其中一张参花。
塞入嘴里。
咀嚼。
凤姑身形一动。
她想要阻止。
铁手却把她按住。
他已发觉有点异样。



果然，赵好先小心翼翼地把人参放到李镜花的唇上鼻下，然后他用嚼碎
了的参叶敷在她的右颈侧。
铁手这时也发现了：
李镜花雪玉一样的右颈，有三个小孔，一字斜排，由上而下。
洞的颜色呈蓝。
一种淬毒于兵刃锋日上的盖。
李镜花正合着眼。
她不是睡着。
而是晕过去了。
——如果不是仍微微起伏的胸脯，真令人错以为她已经死去了。
幸好不是。
铁手这才松了一口气，随即体悟：
赵好不是在害小相公。
——相反的，是用极之珍贵的“大快人参’为李镜花疗伤。
凤姑也看清楚了。
他们现在都伏在斜坡的土墩后。
贴得很近。
所以铁手可以及时制止凤姑的行动。
凤姑似也庆幸自己刚才并没有贸然行动。
因而她觉得有必要向铁手解释：
“这‘大快人参’参花可治奇毒，增长功力，而参叶可去一切恶疾，参
须则可敷外创，人参则几可起死回生、尽疗伤毒绝症，亟见功效。”
铁手颔首道，“那么说，赵好是要为小相公祛毒了。”
凤姑努着红唇道：“奇怪，赵好的心天下闻名，比唐仇还狠，只不够唐
仇毒，今儿怎么这般好心起来？”
铁手没有回答。
只一笑。
他看着赵好。
他的手势。
他的动作。
——由于他是那么关注，连几络发丝垂了下来，他都无暇用手去撩拨，
反而是李镜花的秀额上黏了几条发丝，他还轻柔地用手指抹开，让它们回到
发窝里。
他还没看到赵好的脸。
没看到他的眼。
更没有看到的神情。
相距实在太远。
但这已够了。
已够让人感觉出来了。
凤姑也明白了。
她明白了为什么。
——那也是为了情怀。
——而且是人类所有情怀里最来得无由的一种。
最美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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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的李镜花，徐徐睁开了眼睛。
她好像还没弄清楚一切。
她的容貌很秀气。
甚至秀气得有点儿单薄。
不过，苍白的她，这时候因为无力而更美。
她睁开眼，就看到赵好。
她微微笑了一笑。
然后看到夕阳。
夕阳真好。
之后她的眼神就遗落在夕阳照落的菜田里，仿佛她的视线就远落在那儿
了，一直收不回来。
“真⋯⋯美⋯⋯”她柔弱地说。这是她苏醒后的第一句话。
赵好忽然站了起来。
毫不犹豫地就走向菜田。
菜色翠绿欲滴。
菜花黄得清亮，像一颗颗露珠里的夕照。
赵好跨步入菜田。
俯身。
他不是拔菜。
而是采花。
采了一手菜花。
然后回来。
这时候大家都看清楚他的眼神了。
那在夕照中的眼神。
就像夕暮一样的深情和不舍，挂在远山山腰下去，那眼神。
——连风拂到他身上，也成了多情的风。
这一下，铁手和凤姑更明了了。
甚至生起了感动。
赵好向李镜花走去。
他要把手上的花送给李镜花。
——尽管那只是菜花。
突然，人影一闪，一人飞掠而下，一手已抓住李镜花鼻际的“大快人参”！
这一下，连铁手和凤姑也没料到有此一变，赵好亦猝不及防。
凤姑低呼了一声：
“唐仇！”



越来越深情的你

铁手和凤姑距离太远，要抢救已然不及。
赵好的人在这一刹那间变了。
完全变了。
他狂啸。
那啸声令麦丹拿拼命捂庄耳朵，钟森明捂住了心急退。
也令李镜花双眼突然睁大，秀眉一蹙，咀角渗出血来。
可是他恍然未觉。
他一拳打向唐仇。
拳击向唐仇背后。
拳未打中，唐仇背后的衣服突然皱了。
唐仇的几绺后发亦立即白了。
铁手皱了皱眉。
——那是“老拳”！
更可怕的是：在那一声尖啸里，赵好跟他对抗时的内伤，以已复原了七
七八八，这使得以内息雄长几近天下第一的铁手而言，也大为吃惊讶异。
——赵好内力之锐之烈，还超乎他的估计！
他怕李镜花遇危。
——不管落在唐仇或是赵好手里，一个是要置她死命的人，一个是情绪
极不稳定的人，都不安全。
这次却是凤姑扯他伏下。
“让他们鬼打鬼去。”凤姑低声道，“我们再去收拾残局。”
的确，唐仇和赵好，都是强敌，也都是恶人。
——对付恶的方法，最好是让他们自己去打个你死我活。
唐仇如果攫走“大快人参’，她得要付出代价：
那就是捱赵好一拳。
可是赵好的拳头是捱不得、吃不下的。
这点唐仇可比谁都清楚。
——他们毕竟是同一个师门：“我是老子”张老师的弟子。
所以唐仇立即放弃大快人参。
赵好一拳击空。
唐仇已一转身，掠到了李镜花头上。
她的右手五指，已箍住了李镜花的颈。
然后她没有再动。
至少手足都没再动。
她不想让赵好误会她已经对李镜花下毒手了——一旦赵好这样误解了，
那一切都艰辛多了。
她动的只是脸容。
她笑。
笑表示友善。
她冲着赵好展开一个亮丽的笑容。
这时，钟森明和麦丹拿也看清楚了来人，一齐跪地呼道：
“唐姑姑！”



这时，赵好和唐仇两人的动作，都遽然静止。
唐仇的手就在李镜花颈侧。
赵好的手已抓住大快人参。
两人的手只差一只手掌的距离。
但谁也没有再动。
谁也不敢再动。
——他们彼此之间，都很清楚对方的战力、出手和性情。
如果不是真的出手，他们都不希望让对方误会自己会出手。
唐仇先说话了。
她笑容可可。
笑意晏晏。
她是先向她的部下说话的：
“你们有了赵爷赵公子，还认得我这个唐姑姑么？”
麦丹拿惶恐地道：“唐大姊哪儿的话，我们天天在等唐姑姑你过来主持
大局。昨晚你把这小相公交了给我，我们死死盯着，不敢有失，布店的和尚
还有米铺的老板加上那客栈的掌柜向我们发动攻击，我门都死守苦候哩！”
钟森明更抹汗地道：“我们以为赵公子跟姑姑你同在一起的，所以才—
—要不是⋯⋯我们哪敢——”
他有很多话都不便说。
不敢说。
他知道主子的性情。
但他也不想得罪赵好。
唐仇冷笑。
她冷笑的时候更清丽，像冰，美将起来时也使人眼里一凛，心中一寒。
她笑着向赵好道：“你倒是越来越深情了。越来越深情的你，是否还记
得我是你师妹？可否好好想一想，为这女娃子，是否值得？”
赵好满脸胡碴子。
他的样子其实很俊俏。
但很沉郁。
他的须脚仿佛会说话。
它吐露出来的是两个字一个形象：
潦倒。
——在一些人身上，潦倒有时候也是一种美。
由于潦倒来自对自己的彻底放弃，所以所表现出来的落拓感往往使有母
性的人觉得这孩子需要依凭。
因而动心。
唐仇现在的样子，就是动心的样子。
女人在动心的时候，看人的眼神会说话。
说很多话。
还有千种风情，都在一个巧目流盼中尽吐。
赵好却很冷。
很沉。
很凝静。
他不是沉静，而是凝静——一种豹子出袭前蓄势待发的沉凝。



——静止，是为了更暴烈的行动。
他说：“放了她。”
唐仇的眼里会笑。
妒笑。
“为什么？”
赵好不答。
他只重复了一句：“放了她。”
同时，抓住“大快人参”的手背，已跟他颊上的青筋同时贲起。
唐仇美目一转。
她在这一流目间看了赵好的神情、他的手筋、大快人参、那副棺椁还有
李镜花。
然后她说：“你一定要救她？”
赵好点头。
唐仇的冷诮就像一匹美丽的妒兽：“就为了她，值得吗？女人里就没有
比她更好的吗？”
赵好的语音是压抑的。
不但抑制着愤怒，还抑制着疯狂，这在他的声调里是完全可以听得出来
的。
“你用‘三毛’ 伤了她？”
“是。”
唐仇直认不讳，且理所当然。
“江湖人称：‘一毛害人，二毛伤人，三毛杀人’，你三毛齐用，那是
要她必死。”
“我是要她必死。我把她在‘久久饭店’擒下，交到‘人生自古谁无死
棺材店’来，为的是把铁手等人引来，使他来不及上七分半楼管我们对付‘青
花会’那档子事。我不要铁手、哈佛这些人真的救了这小妞。”
“可是我要救她。”
“你可以跟我拿解药。”
“我是向不求人的。”
唐仇昵声道：“以你我的交情，又何必用到‘求’字，只要你要，我都
给你。”
赵好的语音像冰火一样，不像是说出来的，而似烧着凝结而成的：“以
你我的交情，我也清楚你的为人：我对你若有所求，便定会受你要胁。”
唐仇莞尔：“你又何必这样说。用‘大快人参’去救她，太也可惜。”
赵好冷冷地道：“你现在就是要胁。”
“给我。”唐仇用另一只空着的素手指了指赵好的掌中人参，“我放了
她。”
“你先放了她，”赵好眼白多、眼黑少，可是很好看，甚至有点媚，“我
给你人参。”
唐仇笑了。
笑得美美的。
她摇头：“你不是信用不好，而是情绪不太稳定，答应过的事，时常忘
了，别人不晓得，咱们是同一师门的人，总是清楚不过。还是你先把人参给
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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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摇首，“你也不是不守信诺，只是心肠太毒，你只爱看人死，不爱
见人活。别人你瞒得过；我是你师兄，你诳不了我。你先放了李姑娘。”
唐仇话锋一转：“你要得到这小妮子，太容易了，何必这样苦心，我一
撮药粉就可以使你称心如意。”
赵好脸容一肃：“我追求她，完全以平常心，用平常人的身份，她一直
不知道我是赵好，也不知道我会武功。我喜欢她，我要用我自己——而不是
我身外的威名、身上的武功，身边的力量来得到她。”
唐仇嘿笑道：“感动感动，无怪乎你不惜夺大快人参来救她。”
赵好忽然瞥见李镜花眼睛里有泪光。
泪花闪烁。
他错以为唐仇使她感到辛苦。
他脸色陡白，叱：“放了她！”
唐仇突然惊人地美了起来：“人死了，就不能活了，你毁掉的不过是一
株人参，但我杀掉的是你心爱的人。”
赵好却说：“你杀掉的，不过是一个人，但我毁掉的事物，这一辈子你
都不能再寻得。”
两人说话都狠。
都毒。
也都让人惊心动魄。
不知是因为两人太了解对方的毒和狠，还是大提防对手的行为武功，所
以当赵好脸色煞白时，唐仇已准备动手；而当唐仇突然惊人地美了起来时，
赵好也相当惊心地警惕了起来。
他们互相那么专注地提防着，以致上空回翔不已的一只鸟，他们都不曾
留意。
因为暮色已四合。
山中黄昏近。
山里夜色迷。
眼前渐黑。



愈来愈无情的她

唐仇正说道：“我不相信你会这样做。大快人参，对你也一样重要，我
放了她，不见得你就会给了我——”忽闻一声微弱的低鸣。
突然。
天
空
掉下一
物。
正落在唐仇和赵好之间的

棺
椁
里
。一

触即发。在十数丈外的铁手和风姑看不清他们两人是谁先发动，因为天
色已太黯了。但只不过是一刹间的功夫，两人已动手三招，棺椁碎裂，赵好
身旁那半弧型的丈内一切有生命的事物都给毒死了，唐仇背后丈内范围的软
硬事物都给轰平了。
然而李镜花仍没有死。
她仍在唐仇手上。
大快人参也并未毁。
它仍在赵好手中。
——点落在棺椁里只是一颗谷粒。
赵好的右拳击出。
唐仇以左手握住。
两人的手再也没有缩回来。
太黯了：以致看不出两人的脸色。
可是唐仇身上的衣饰明显地迅速地在老化。
皱了。
窄了。
有些甚至给猎猎的风吹走了，像刀切一般削成片片翻飞，消失在暮夜里。
露出来的肤色很白。
白更显夜色的黑。
夜色以黑的颜色使雪肤更令人动心。
赵好身上的衣服在霉烂中。
那像泡在腐蚀的佛水里，还发出了臭味。
那臭味迅速融入夜色里。
夜色也臭了起来。
就像是一个死老鼠组合而成的夜。
就算是夜色愈来愈浓，但谁都可以看得心知肚明：
他们两人已动上了手。
唐仇用毒。
赵好使的是“老拳”。
铁手忽然瞪了凤姑一眼。



凤姑有点脸热，但铁手看不见她脸上的酡红。
夜色来得太快，就算是铁手和凤姑距离那么近，也互相看不清楚。
可是铁手心里清楚。
一清二楚。
——那一声低鸣，不是鸟叫，而是凤姑撮唇轻啸。
那鸊鹈立即把咀啄上所夹的事物掉落下来。
——这一下，虽只是小小的变故，无伤大雅，但却使早已箭在弩上的唐
仇和赵好，互以为对方已动了手脚，所以立即发动了攻势。
凤姑这一招很厉害：
赵好、唐仇自是非打成不可。
可是很危险。
——李镜花很可能成了牺牲品。
所以铁手很不高兴。
他认为人命是最重要的。
——他一向不允可任何人作为完成一件事的牺牲者，就算为爱牺牲也说
不过去。
他很不同意凤姑这样做。
不过凤姑已经做了。
她是个江湖上的女人。
——江湖上的女人如果还要在江湖上立得住阵脚，第一件事就是当机立
断，在重大关头时下手至少得要比男人还狠。
一个人在风波恶人情薄的江湖上有着太多原则，就是让自己有太少的机
会——凤姑看透了这一点。
——虽然不可以不择手段，但必要的牺牲和必要的险，总是要付出和冒
的。
不过不知怎的，她总是有些愧对那充满男人气息的汉子和他那正直坦荡
的目光！
她自认为自己是越来越无情的她，竟仍跨不过感情上对长孙光明的情
关，而又越不过理性上对铁手的理路。
她觉得自己很失败。
她喜欢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越来越无情的女子，这样才不会有太多的伤
心，太多的失望，还有太多的人会认为自己不近人情。
但她却不能控制自己：情怀日益浓烈的不幸趋向。
奇怪的是：棺材店里的人全走了出来，没点灯是自然的事。
但米铺、布庄也没点灯。
灯火全无。
乌云密布。
天色黑得那么快。
天色暗得只有黑没了天色。
夜本身就是一种天色。
天的颜色本来就不一定是光明的。
由于这么夜，这么黑，两人的武功又这么的高，两人动手的情形，一般
人是几乎完全看不到。
可是杀气和毒力，是谁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得到的。



铁手、凤姑、宋国旗、余国情等四人内力高强，目力过人，还勉强可以
分辨战局。
——可是，若再晚一点怎么办？
——还能看得见吗？
——尚能辨物否？
这时，忽听唐仇低声说话了：
“你知不知道我们四周都有强敌伺伏？”
她的声音有点抖。
不是怕。
而是疲。
——原来那么清脆好听的声音，竟有点“老”了起来。
赵好没有回答。
唐仇又说：“那我们还自相残杀作甚？”
她的语音在颤。
不是冷。
而是累。
——唐仇显然要比赵好理智些。
——事实上，遇上事情的时候，女人大都要比男人冷静点。
半晌，夜里，黑中，红头巾的赵好才说了一句话。
一句只有一个字的话。
“好。”
他的声音没有颤。
也不抖。
没有累。
更不疲。
但只是无力——一种几乎连说话的力量也失去了的无力——唐仇确不好
斗，她的毒更是难防，何况赵好还要护住李镜花。
却在这时，咿呀、砰嘭连声，米铺布庄，一齐亮灯，十余火把，数十兵
刀，迅速掠出，即布成阵。
火光熊熊，火声嘶嘶，风啸猎猎，人马浩荡，各把麦丹拿、钟森明尤其
是唐仇、赵好还有李镜花全包围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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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伤心请找我

凤姑气得唉了一声。
余国情也道：“怎么他们会在这时候出来！”
宋国旗亦说：“让这两大恶人鬼打鬼内讧一番岂不是好！”
铁手却道：“袁天王、艳芳大师、哈掌柜的，都不是简单的人物。他们
这样子出来只怕若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另有苦衷。”
艳芳大师是一个年轻的和尚。
样子很漂亮，袈裟很红亮，腰里配了一把九尺余长的刀。
他的眼神很妖冶，略带蓝色。
额很亮。
袁祖贤却很高大。
样子也十分粗豪。
但神情却非常温文。
肤色很白，几近唐仇。
相比之下，哈佛就很滑稽了。
他动作的时候像一头得意的肥羊。
说话的时候似一座哈着腰的笑佛。
出来的还有二三十人，其中牛眼，荣仔、大头小个子、长下巴的全都在
那儿。
哈佛的样子，像是谈生意。
他是一副以和为贵的样子。
——生意人讲究的是和气，因为先要和气才能生财。
“你们都不要争，都放下。”哈佛劝道，“都交给我，我来作个仲裁。
我会把小相公交回给大相公，至于大快人参则也交给李国花好了。”
唐仇、赵好互觑一眼，不约而同松了手。
他们像倒觉得好玩有趣了起来。
——但这样看去，在那只不过是片刻的格斗之后，两人都似老了许多：
唐仇发上已略染霜，赵好也有了白胡碴子。
那确是一场可怕的恶斗。
火光中，唐仇的右手仍掐在李镜花的脖子上。
赵好却仍紧紧拿着大快人参。
听到“大相公李国花’这个名字的时候，唐仇的眼睛像点灯一样醒目地
亮起，赵好的眼神却似焚烧一样暴烈地燃亮着。
“大相公？”唐仇棱形的唇角似微微带笑，“李国花他不是也着了我的
厉毒：‘冰’吗？”
——“冰”不是雪，而是一种毒。
剧毒。
那是中蜀唐门与老字号温家两家合成研制的“毒物”之一。
唐仇在“久久饭唐”的留笺布下了这种毒，并且毒倒了正关心李镜花下
落而忘形的大相公。
哈佛干打着哈哈地道：“他就是给你毒倒了，现在还在米店那儿撑着，
所以非得要大快人参驱毒不可——你是下毒者。但老字号的毒，不见得你也
能解吧！”



唐仇给赵好飞了一个眼色。意思好像是说：
——瞧，还是我出手把你的情敌给毒倒了！
然后她问，当然是故意、有意、蓄意和歹意地问：“李镜花呢？为什么
又得要交给李国花？”
这句话一问，连在唐仇掌握之中的李镜花都不住地眨着眼。
向哈佛霎着眼。
——就算从远处望，凭着火光也可以明确地看见，也当然能领会李镜花
的意思。
可是哈佛居然没有看见。
完全看不见。
他是非常哈佛的回答：“这你都不懂！大相公小相公本是一对儿啊。”
唐仇斜睨了赵好一眼。
她连笑容也消失了。
是收敛了。
——她不愿意让赵好再次的迁怒于她：刚才那一搏，她手上有个“烫手
山芋”，既是活人，也是高手，更不能杀死，又不可弄伤，且又怕她趁机逃
脱，所以在与赵好对敌时，还着实吃了点小亏。
——人要相当聪明才适合出来闯这险恶江湖，蠢人不如回家做凡人做的
事。
——见过鬼怕黑。
——吃过亏卖乖。
赵好听了，低下了头，看火光中映照着镜花忧虑的容颜，忽然之间，他
都明白了。
于是他问：“李国花在哪里？”
这次李镜花虽然叫不出来（唐仇仍捏着她咽喉），但却拼力摇头（唐仇
故意让她脖子还能稍动）。
这次连赵好都看见了。
可是哈佛仍然没有发现。
所以他又哈又佛的回话：“他？”他用手往米铺一指，“不就在里面吗？”
这一下，有几个人脑里都轰了一下。
连余国情和宋国旗都能感觉得出来了。
——如果哈佛不是个卑鄙无耻出卖朋友惟恐天下不乱的走狗，就是故意
要这样说这样做这样激怒赵好的。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激怒赵好，能制得住他吗？
——值得这样冒险么！
赵好却突然用他那白多黑少的眼珠，盯住哈佛，火光中更显其艳。
很艳的眼神，竟长在这样一个男子的脸上！
他一字一句、一句一字地问：“你没有骗我？”
哈佛笑哈哈地道：“我是生意人，骗人的生意做不长久，骗人的生意人
也不长命。”
赵好用鼻子往空气一索。
连火舌竟都吸向他那儿一长而缩。
他说：“是有个中了‘冰’ 毒的人躺在里边。”



哈佛笑哈哈地说：“我说过：我没骗你，高明的人用不着骗高明的人，
只要告诉他真话，他自己会作出选择。”
赵好狼一般地盯着哈佛：“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哈佛哈哈笑道：“因为我只想向你讨一片参叶——我不像她，”他用又
肥又粗的拇指指向唐仇，“她贪心，要全部。”
赵好很狠地道：“那不是你唯一的目的。你叫什么名字？”
哈佛哈了一声，唱了一个老大的喏答，“我姓哈，名佛，跟我在一起保
准成天都笑嘻嘻闹哈哈的，不愁不闷，无忧无虑，若你伤心请找我，担保使
你快乐逍遥。”
看他样子，听他的口气，自我宣传得正起劲，还巴不得要向对方呈上名
帖似的。
赵好追问下去：“那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他还逼进了一步。
哈佛哇哈一声摇手道：“不关我事，我只是告诉你实情。只不过，我身
边这位朋友，想要估量估量你身手，他叫‘补白天王’袁二哥！”
赵好瞳孔收缩：“袁天王。”
那英飒飒的汉子大步而出，将披毡往身后一束，温文有礼地拱手道：“在
下袁祖贤。”
赵好冷哼道：“‘天机’组织的‘四天尊’中的第二天尊？”
袁祖贤微一欠身，道：“哈掌柜的其实也是‘爸爹’的第三天尊，人称
‘哈三天’的就是他——他可以令人不眠不食地笑足三天哈哈哈。”



在我这么孤单的日子里

赵好防卫地道：“你想干什么？”
袁祖贤道：“李国花就在我的米铺里了。”
赵好直接道：“我要杀他。”
袁祖贤也筒洁地道：“我会救他。”
赵好一句直下：“你救他我就连你也杀了。”
袁祖贤利落地道：“你进入米铺，就杀不了我，也杀不了他。”
赵好这回只说一个字：
“好！”
他一说这个字就马上行动。
行动前跟唐仇交待了一句话：
“她伤了一根毫毛我都找你算帐！”
说完他就如风一般闯入米铺。
袁祖贤将猩红披风一搂，全身一裹，升空而起，直越过米铺门前，落入
后院，就在这时，整间米铺的烛火，突然都一齐灭了。
然后，里面就有一种非常非常奇特的声音。
这声音本来不奇特。
而且很好听。
但在此时此境此刻此际却传出这种声音，无疑是十分奇特，还相当诡异。
因为这声音不该在这时候出现。
那是琴声。
古琴之音。
悠悠。
优优。
——这悠悠优优的动人琴声，竟自嗜杀如狂的赵好入米店不久之后，飘
飘袅袅地响了起来，传了出来。
唐仇摇首。
她摇头的时候予人的感觉不是拒绝，而是一种欲拒还迎的婉约。
她双唇很薄，抿成一线，下颔在抿唇的时候略为紧绷，看去更令人有一
种倔强的美。
火光照在她身上，使她更似镀了金的天女一样。
“赵好不该进去的，”唐仇摇着头为他惋惜，“他的武功比你们加起来
都高，可惜进去之后就不见得仍可保持优势了”。
哈佛嘻嘻笑问：“鱼为何上钩？”
唐仇点点头，英气和魔气在她身上脸上形成一种奇异的混合：“饵。他
是为了要杀死情敌。情敌就是他的饵。”
哈佛眯着眼打量唐仇，仿佛她是可以吃下肚里去的一般：“我店里的李
大七，是死在你手里的吧？”
唐仇用一种很女人而且很风情的眼色，回望哈佛：“我杀人可从来不问
人的名字，”
哈佛给她这样一看，心里“怦”地一跳，连忙转过了视线，心里还叫了
一声：好险！
哈佛人长得矮。



而且肥胖。
但一早已看破了世情：他这样子的长相，不会有特别美丽的女子喜欢。
他早已死了这条心。
所以不会有幻想。
——如有美丽的女子垂青，那一定是别有所图。
因而他从不为所动。
可是纵使他定力如此高、修为这般足，这回给唐仇这么看上一阵子，难
免也色心大动，心乱如麻。
幸好他急急敛定心神，转移视线。
他人在“天机”主持大局，身在江湖联络志士，什么漂亮的女人，动人
的女子都见过了，但像唐仇那么清纯而清丽又清亮更清秀的女子，他还是平
生首遇。
哈佛干咳一声道：“我是大七的老大，我要为他报仇。”
唐仇笑了起来。
笑靥如花。
连黑暗中的火光都为之失色。
“我可不跟人进屋子里，什么饵我都不答应。”她笑眯眯地好像在看一
只令人垂涎欲滴烤得正香的烧猪一般，柔声道，“除非是你邀我，那又不同。”
哈佛退了一步。
——被她的温柔逼退了一步。
那是杀死人的温柔！
他已有点笑不出来了。
他舐了舐干唇（他明明已喝过很多水了），道：“我不约你。我约不起
你。约你的是，他。”
他一指后面。
后面来的是个很瘦的和尚。
可是样子很漂亮，腰间有一把秀气的长刀。
额很高，神定气足，但眼神很妖冶。
那是艳芳大师。
“是我。”艳芳大师合什道，“是我要与你一战。”
唐仇唇边的美丽棱角展了展：“我不喜欢和尚，管他道行有多深。要他
破戒嫌伤阴骘，要引诱他又嫌费事。”
艳芳大师居然能平心静气：“美丽的女子都是不喜欢出家人的。”
唐仇一双美目凝视了他一阵子，才道：“不过你那么俊俏，削发为僧实
在太可惜。但是⋯⋯你看来却有点脸熟。”
艳芳大师漫声吟道：“志士凄凉闲处老，名花零落雨中看。谁知老卧江
湖上，犹枕当年虎骷髅。”
唐仇一震。
失声道：“天！是你！”
“是我。”艳芳大师合掌道，“不是你，我还不出家哪。”
唐仇余震未消，好不容易才勉强展颜道：“你⋯⋯你其实不应该出
家⋯⋯”这才镇定下来，忧怨地道，“⋯⋯你其实可以不出家的呀⋯⋯在我
那么多漫长而孤单的日子里，你都没有来找我，没有来陪我。”
她的语音动人心弦。



她的眼神令人动心。
艳芳大师微微一笑，道：“要么，放下屠刀，你且去吧。不然，那就请
了。”
唐仇奇道：“我手上有刀么？你腰上才有刀！”
艳芳道：“姑娘就是好的刀。”
唐仇剪水般的双瞳一眨：“请？请什么？”
艳芳大师平静地道：“请动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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